
第２３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３

对身体哲学的本源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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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西方社会，体育已不能简单定义为一种纯粹意义的游戏、休闲和锻炼身体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体育
仍然没有逃离以生产力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方现代体育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将这种

批判进行了完全的控诉，这种控诉不仅仅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体育的控诉，也包括了身体活动本身。事实上，异化的身体活

动使人压抑，而回归到身体本身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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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体哲学日渐兴起的今天，什么是真正的身
体运动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通过

对身体哲学的反思还原本真的体育精神，是当代身

体观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

身体运动与生产方式存在密切的联系，从石器

时代开始就一直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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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该是一种生产的过程。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

拉底就指出，身体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其是人们追

求知识、智能、真理、正义和成就美德的阻碍。柏拉

图也把身体称为“无知的身体”，因为它阻碍灵魂寻

找真实的智慧。在《斐多》篇中，柏拉图借用苏格拉

底之口说：“灵魂有肉体陪伴，肉体就扰乱了灵魂，

阻碍灵魂去寻求真实的智慧了。”我们的身体总是

充满着欲望、烦恼、疾病、本能、冲动和恐惧，我们的

灵魂因这些因素的不断干扰而无法得到宁静和思

考。“一个人的心灵一旦被主宰激情完全控制，他

的生活就会变得铺张浪费，纵情酒色和放荡不

羁。”［１］因此，人类只有尽量地不利用自己的身体，

保持自身的纯洁，不沾染肉体的情欲，才能获得知

识与智慧，成就美德。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们的身体是不洁的，体育

是为基督教神学服务的。为了凸显上帝的全能和

自由意志，上帝成了体育的根据和原因，或者说成

了这一根据本身。阿奎那指出，人的灵魂的创造并

不先于身体，“上帝是以最佳的安排生产人的身体

的”，以此来实现灵魂与其身体本身和各方面的相

互匹配，灵魂与身体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不存在先

后顺序。

在笛卡尔看来，人体运动依靠心脏内的血液，

而运动的器官是肌肉，感觉器官是神经，因此人的

身体不过是一架机器而已；不必设想除血液与血气

之外有什么设备或感觉的灵魂抑或所谓的运动基

质。人体这架机器里的身体职能，犹如一块表或其

他机器的运动是由摆锤和机轮而产生的一样，都是

由器官的安排而发挥作用的。当然，为了摆脱身心

二元论的理论困境，笛卡尔又不得不借助于上帝。

笛卡尔说是上帝安排了心灵与身体的相互一致性。

如果从这一理论出发，不难看出，体育异化的内核

就是把身体看作一架机器。

　　一　马克思对身体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要理解人类社会新基础，就要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一

次彻底的改造与融合。［２］黑格尔哲学认为，我们既

不能接受休谟强加给人类的狭隘的经验主义的限

制，也不能接受康德关于我们绝不能看到超越“世

界表象”的结论，而应该有力地驳斥先前哲学家强

加给人类理性的限制。黑格尔认为应该用复杂的

人类知识改善人类生活的始终，特别是人类所处的

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马克思在继承了黑格尔这

一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和外在

世界建立联系的观点。人自身只有与外在世界发

生关系，人类思维才能实现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而

这种认知是人认识外在世界的方法，也是人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身体运动的本质是由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建构的社会形态决定的。在

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形态里，生产资料为资本

主义私人占有，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成为一种

独立于生产者之外的力量，并与劳动者相互异化。

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关系就是在劳动的

过程中产生。

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的对象化既是对客体的

失去，也是对客体的束缚，身体活动的实现成为身

体活动的主体失去其自身的发展的过程。劳动过

程或者说身体活动的过程被一一异化。在这样的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环境下，身体的运动如体育当

然也不例外。

身体强壮的体育运动员本应去探索与追求他

们身体的极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身

体强壮的运动员很容易被塑造成一种体育运动的

产品或客体，他们对于身体的极限的追求并不是其

自身对于身体极限的需求，而成为一种受市场营销

所影响的被异化了的产品。市场需求成为影响体

育运动员自身发展的某种力量，从而导致体育运动

员本身与体育活动相异化，人与运动本身相异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完整的人”

的概念，而如何实现“完整的人”，是值得我们思考

和探索的问题。

人类社会一旦出现分工，一切人都将成为某种

具有特殊活动范围的个体，而这个范围是外界强加

给他（她）的。只要他（她）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

（她）就始终应该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或者说他

（她）是一个渔夫、牧人或猎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

社会，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人们才可能根据自己

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每个人才可能在任

何环境下得到发展，没有了特殊的活动范围，人们

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

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总是一个猎人、渔夫、牧

人或批判者。［３］

不难看出，马克思认为，人要实现其完整性，就

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里，人才能脱离束缚，成为真正的人。在现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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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态中，运动员始终必须通过特别的训练才能成

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尽管训练过程严格、乏

味，但因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荣誉，所以人们认为这

一切是值得的。从这一层面上看，体育运动员及其

自身的异化是与时代相互吻合的。随着体育运动

专业化时代的到来，人变得越来越“机械化”，运动

员变成了体育这台机器上的齿轮；体育运动成为一

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赛场是工厂，运动

员是工人，而产品就是成绩，利润则是比赛背后的

巨额财富。

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体育的

批判是彻底的。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已经渗透

到体育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次的体育竞技场

上，都充满着不同形式的经济、政治需求，因而对体

育的批判应该像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批判那样

不遗余力。体育无法从我们社会的集合体中剥离

出去，对体育的批判应该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

判为前提的批判。现代西方社会体育存在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第一，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中，资本

为了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利益，往往会对运动员采用

工具化的训练方式，而这种训练方式最终塑造的当

然是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的工具理性。正是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具化训练方式、训练计划、训练

目标下，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被推向一个个人类运动

成绩的巅峰；而运动员和教练员在赢得这一荣耀的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得身体运动本身与身体运动

者相互背离。

　　二　对西方身体哲学的现代性解读

１９世纪末期，当美国的体育环境还不够成熟
的时候，如体操、舞蹈、竞技比赛以及球类等主要是

作为一种身体活动而存在，学校主要将其作为一种

授课内容。体育的目的还停留在对身体锻炼和身

体健康的追求上，没有触及教育本身。体育仅仅作

为一种独立的身体活动方式存在着，而不是教育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认识

也只是停留在锻炼身体与追求身体健康上。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美国传统教

育受到了实用主义浪潮的冲击，有用即真理变得尤

为重要，以往强调的从纪律、分工、智育的教学教育

理念开始逐渐被自由、民主、游戏、个性所取代，而

对于人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著名身体哲学思想家戴维斯
（Ｄａｖｉｓ）和吉哥拉（Ｚｅｉｇｌｅｒ）试图超越哲学与体育本
身，建构一种纯粹而又独立的体育哲学观，其代表

作《体育的哲学过程》《体育、健康和休闲教育的哲

学基础》更是开启了这一时期对体育的哲学反思。

不同的哲学派别都加入了推进体育哲学发展的行

列，如 实 用 主 义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自 然 主 义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存在主义（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等等。这些
哲学学派在丰富和发展体育哲学的同时，也在扮演

着体育的终结者角色。体育沦为哲学的附庸，体育

本身所蕴含的哲学意蕴被无限夸大，而体育本身就

被终结，体育哲学陷入体育的空场之中，而这样的

体育哲学研究也遭人诟病。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资本社会所蕴含的

体育的特质，现代体育运动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商

业化行为。体育产业和职业体育的开展意味着现

代体育运动开始揭开羞羞答答的面纱，直接成为赤

裸裸的商业模式。经济利益成了运动员、教练员、

裁判员、经纪人和体育官员追求的目标。运动员们

为了金钱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沉迷于胜利带来的

巨额经济财富；兴奋剂开始泛滥，更高更快更强的

体育追求被不择手段地攫取高额的经济利益所取

代。现代体育在商业化的同时，也沦为灌输军国主

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工具。早在２０世
纪早期，法西斯主义被体育领域所接受。其时，德

国体操协会的领导人埃德蒙·诺伊恩道夫曾经在

恭喜希特勒成为总理的同时，宣布德国体操运动员

将和希特勒的突击士兵一样与其共同进退。１９３６
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称为

一场“现代体育与纳粹主义结合”的运动会。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有一些国家将体育作为向群

众灌输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工具。一

小撮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者统治着大部分的民众，

这种情况在体育中也得到了反映。美国的激进分

子哈里·爱德华兹揭露美国体育机构是独裁主义

和种族主义的结合，以他为首的一些人反对任何机

构对体育的滥用，也反对体育机构本身。他们认为

现代体育其实就是一种堕落，从教练到体育教育者

到管理层都是如此。

人需要自由。没有自由，人就是两脚动物。［４］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往往被异化成为一份薪水，

而运动员则被异化成为１０秒人或１１秒人。每一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们关注得最多的就是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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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唯“金牌论”将体育异化进一步推向深渊。体育

活动被异化成为对打破“记录”的无限追求；运动员

的本真诉求被压抑，运动员能否给观众满意的成绩

成为衡量运动员优秀与否的标准，当观众不再满足

其冠军头衔的时候，运动员只有通过打破“记录”来

获得观众的喜爱。至此，运动员已被异化为一种取

悦观众的工具。

瓦奈（Ｖｉｎｎｉａ）在《足球躁狂症》中论述了球场
内外的不同，他引用了“异化的生产”的概念。瓦奈

批判性地审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所有行业的

影响，当然也包括了足球。他把重点放在了现代足

球对于塑造意识形态的影响上。瓦奈在探讨了自

恋、侵略和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地讨论了足球

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他用

新马克思主义的体育批判观非常详细和深入地分

析和批判了现代体育。［５］

在现代社会，体育绝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消

遣活动，它没有摆脱以生产力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

制约，它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娱乐、游戏、消遣。黑

施特（Ｒｉｃｈｔｅｒ）在《右翼社会中的健身国家与体育》
一书中强调，体育是一种由它所属的社会结构塑造

出来的高水平的表演型运动。体育并不是独立于

社会的，也不会抵制和改变现有社会，而是用来支

持现代社会的；体育绝不是一种和政治无关的活

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体育运动员容易被“小恩

小惠”所操纵，因而体育竞技往往被资本家操纵；虚

假的体育消费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成为大

众文化的盲目消费者。体育世界和整个世界一样，

既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的，甚至

是法西斯主义的；既可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也可

能使全人类异化，甚至可能使全人类变得残暴。

在《体育：测量时间的监狱》中，布鲁姆

（Ｂｒｏｈｍ）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体育在意识形态上
再造了民主选举、统治集团、屈服和服从等资本主

义的社会关系；二是体育传播着竞争、记录和成绩

等特定体育机构的意识形态；三是体育也大规模地

传播着超人神话，个人主义，社会成就、成功和效率

等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

社会，体育是一种建立在“健康”的幻想上所进行的

身体的生产，运动员成为了被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

机器人，可以说体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主题机器。

当然，布鲁姆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阿尔都塞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对马克思有关体育的详细阐述。阿尔

都塞认为，个人改变世界的能力有限，因为资本主

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人们的选择以及对他们

所处世界的理解。

　　三　人的全面发展是身体哲学的未来走向

体育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但是我们总是忘记了

体育的意识形态功用。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

为其对主体具有一定的作用，是一种有用的意识，

它离开了主体的意识形态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

不能独立存在，意识形态需要主体，它是依赖于主

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主体来建构某种

功能，例如，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人都塑造成某一

种样式，让个体变成具体的个人。［６］体育是艺术的

分支，但是我们很难将体育与思想联系起来，体育

一般被看作一种身体活动，是一种对身体本身的获

得。就这样，体育的重要功能被遗忘，我们在重新

解读体育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去思考体育对于自身

所具有的关乎意识形态的那一部分。运动员身体

活动能力在不断地被超越的同时，其实际上更多地

感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在运动场上，我们

会关注胜利者的欢乐、愉悦，却很少去关注失败者

的苦涩与痛楚。在球场上，因为一分之差，胜者手

舞足蹈、欢乐开怀，而失败者却一脸落寞、懊恼不

已，一直在不断地检讨和思考其失败的原因，甚至

也许一个球的失败会成为运动员一辈子的遗憾。

因此，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关注愉悦，也应该

关注落寞。因为这都是体育运动给人带来的两种

截然不同的情绪。［７］

在运动的过程中，运动员的意识、知觉是决定

其运动成绩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他们的非理

性意识却时常困扰着他们。我们经常听到有运动

员懊恼地说：“我意识到了，却没有做到。”能够把意

识到的东西做出来，并把这些“意识”到的变成“非

意识”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做出来，可以说是比赛场

上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在运动过程

中，运动员要经验空间。比如一个运动员很难去具

体地体会１００ｍ的长度、５ｃｍ的高度、５０℃的角度
是什么概念，但是他却总是能感觉到：什么是长，什

么是短，什么是高，什么是矮；他的对手是在他的左

边，还是右边；对手是左手比较厉害，还是右手比较

擅长；在百米冲刺的过程中，是对手从后面赶超过

来，还是自己即将超过前面的对手；他与对手的距

离到底有多远，或者多近。总之，他们很容易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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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到“远”“近”“左”“右”“高”“低”“前”“后”等空

间的特殊性。这些不仅仅是牵涉身体的地点或者

位置，而是运动员以其自己的身体为经验基础，不

断地和比赛时的情境进行关联，于是就形成了活生

生的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空间的经验，我们也可以

把它称之为主体性空间（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ａｃｅ）。运动员
获得的经验，即他对他周围的人或环境的感知，是

通过他的身体得来的，他们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参照

物，于是就会产生“我在哪儿”的具体感觉，从而判

断对方是在他的“左边”还是“右边”，“前面”还是

“后面”。

卢梭说：物体有两种运动，那就是因他物的影

响而发生的运动和自发的或随意的运动。［８］根据卢

梭的理论，我们可以将运动分为存在于运动物体之

外和运动物体之内的两种。我们的身体在运动的

过程中经验到的身体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例如，人

们进入同一体育馆，虽然客观的空间和场地没有发

生变化，但是体育馆内空无一人或者体育场内坐满

了观众，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面对同一座体育馆，

作为观众进入，还是作为比赛运动员进入，给予人

的身体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身体经验不

同的周围环境，形成一种身体与环境的联系，在这

一过程中，身体是作为主体性的空间而存在的。比

如，我想运动我的胳膊，我就可以转动它，这里应该

是我的意志占据主要作用。如果人的活动中没有

任何自发性，如果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通通没有任

何自发性，那么人们就很难想象运动是存在于物体

之外的运动。

在体育研究或者运动训练过程中，我们总是很

容易找到时间的表述方式，比如：在首届现代奥运

会（１８９６年）上，在１００ｍ短跑决赛中，“蹲跪式起
跑”尚未普及，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的起跑方式
各有不同。其中，只有美国的运动员托马斯·伯克

采用“蹲跪式起跑”方法，在预赛中以１１秒８的成
绩创造了第一个男子１００ｍ短跑的奥运会纪录，并
获得了奥运会史上第一个１００ｍ短跑冠军。在斯
德哥尔摩奥运会（１９１２年）上，全部短跑金牌被美
国队包揽，其中，多纳德·里平科特在男子１００ｍ
短跑预赛中取得了１０秒６的好成绩，国际田联批
准这一成绩为１００ｍ短跑第一个正式的世界纪录。
博尔特在柏林田径世界锦标赛（２００９年）１００ｍ短
跑的决赛中以９秒８５获得冠军，再次大幅度刷新
了１００米短跑的世界纪录。博尔特创造的这个纪

录，成为进入电子计时时代后第一次以超过０．１秒
的方式打破的纪录。［５］

我们对运动员比赛成绩的时间上的计数，以及

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所感觉到的时间和运动员在

现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比赛

的过程中，运动员只要听到比赛枪声一响，就能感

觉到比赛的开始，他知道自己必须快起来，他必须

超越前面的对手，他必须超越过去的自我，现在是

他最高兴的时候，胜利将在他进入终点的时候停留

在他的脑海中。他的身体一直在经验着“快”“慢”

“远”“近”“开始”“结束”等感觉，这些感觉使得运

动员的生活丰富多彩。在比赛的过程中，运动员的

身体或者感觉到遥遥领先于他人，或者感觉到他即

将被后面的人所超越；他或经验到自己身体的飞速

前进，或经验到他人身体的快速超越，他在“前进”

和“后退”中体验到时间。由此可知，运动员的身体

并不是被动地投入到“时间”与“空间”的映射中

的，他们主动地介入到“时间”与“空间”中；在运动

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已经具有了“时间”和“空

间”的介质。当球员看到朝他飞过来的球的时候，

他会不自觉地伸出双手；去接住球的过程，或者他

不知不觉地躲闪的过程，体现出身体的主动性；伸

出双手去接住球，还是摇摆身体去躲避球……我们

往往把这一身体活动归结为身体对于球的袭击的

一种具体活动。

所谓抽象活动则是指那些已经计划好的运动，

通过计划、设计，最后形成一定的方式方法的过程。

比如，在比赛之前，教练员要给运动员作一系列的

比赛的方式、方法的培训，要制订计划，要规定在什

么时候进行进攻，什么时候防守，等等，而这些都属

于抽象活动。具体活动是人们身体最直接的反应，

是一种生活层面的表现，是未经思索的一种身体经

验内容；抽象活动则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内容，是

人们在经过有意义的思考之后所做出的一种通过

身体去实现的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人们不仅仅

经历了客观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还通过了抽象的思

维活动以及设计与计划，并且分析了经验层面的客

观知识。作为经验的主体，人们对世界的经验，都

是基于对世界中的对象，包括自我、他人、环境的感

觉、知觉、想象、猜测、知觉，不断地意识到自我的存

在。不管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荣格的“集

体潜意识”，杜威（Ｄｅｗｅｙ）的“原初经验”，胡塞尔的
“操作意向性”（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或梅洛 －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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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非反省性经验”（ｕ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知
觉的信仰”（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ａｉｔｈ）、“先于客观的经验”
（ｐ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先于历史的存在”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或“先于意识的意识”
（ｐｒ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等，都是主体构成活
生生的身体经验的过程。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

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９］体育活动让主体变成了活

生生的身体经验的体验过程，这样的体育活动导致

了人的异化。身体的活动终止被认为是一切竞技

类活动的终止，身体的活动被看作是单纯的体育运

动甚至是竞技类比赛。可以看出，异化的体育使人

压抑，而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身体活动则让人得

到解放。在异化的体育中，人们往往忙于算计，以

强凌弱、弄虚作假、诡计多端、表里不一、营私舞弊、

老谋深算、尔虞我诈、阳奉阴违……这与本真的身

体活动背道而驰。现代精神不由终结于纯粹的权

力意志之中的主体主义的狂热来理解。对于现代

精神来说，自身性的一切客观条件都失效了。［１０］摆

脱这些条件，才能明白人是什么。人追求的是真正

的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快乐，而不是把身体活动看作

是获得利益的工具。对于当今世界，如何回归到身

体活动本身是最为重要的身体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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